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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老院墙下，碎砖瓦砾
间，一簇簇“无尽夏”又开了。

“无尽夏”是绣球花的一个品
种，因花期持续整个夏季而得名。
快四十年了，这些平凡的花，总在
夏日如期而至。它们用五彩缤纷
的绽放，将整个小院拥入盛夏。

小院的夏天，因这绣球而格外
生动。细水长流的日子，许多往事
如风消散，唯有这年复一年的“无
尽夏”，固执地提醒着岁月轮转中
那份独属于夏日的、热烈而蓬勃的
美好。

记忆最深是孩子还小的时
候。每当墙角干枯的绣球枝头刚
钻出青翠欲滴的嫩芽，他便雀跃起
来。这时候儿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抢过邻居阿婆的水壶，早早起
身，踮着脚将清水细细洒向枝叶。
其实院里的孩子们都盼着花开，看
到蜜蜂与蝴蝶在日渐繁茂的花丛
间流连追逐，他们小小的心里，似
乎也生出了翅膀，在嬉闹追逐的甜
笑里，梦想着飞翔。

“无尽夏”这个名字真好，仿佛
其中藏着数不尽的光阴故事，说不
尽的温柔期许。记得那年，七岁的
儿子将一盒儿童音乐磁带递给邻
家小他两岁的女孩，学着电视里的
腔调说：“献给爱丽丝。”女孩竟也
伶俐，脱口应道：“情人的礼物！”一
旁的邻居们闻声，都笑得喷饭。此
时，门前的紫绣球正开得轰轰烈
烈，让人想起古诗里“各折一枝入
深院，欢声赢得绣球归”的热闹。
娇艳的花球无语，却似见证了这

“青梅竹马”的一幕；它带着无尽的
温柔与希望，开满我们的小院，开
在人间烟火里，也悄然开进我们的
心底。

这满院的绣球，是一位邻居阿
姨年轻时亲手种下的。她不仅爱
花，更有一双巧手。每逢端午，便
用丝线绸布缝制玲珑的绣球香囊，
精巧别致，与院中盛放的鲜花相映
成趣。记得有一年，小院来了两位
手执香囊的漂亮姑娘，看着她们羞
答答的模样，家里有两个儿子的阿
姨，脸上绽放的笑容，如院中的绣
球花一般灿烂。

“无尽夏”相伴的日子，也是小

院最富生机的季节。当年，一听到
弄堂深处传来下班归来的自行车

“叮铃铃”的铃声，隔壁阿婆便提着
热水壶迎出来，把滚烫的开水递给
我们。她还不忘为我们几户忙碌的
年轻人，备好烧得正旺的煤饼……

接了孩子回家的我们，旋即
便汇入了“锅碗瓢盆交响曲”——
邻居大阿哥常把毛阿敏唱的那首
《掌声响起来》歌词，欢快地改成：
“花儿开起来，晚饭做起来！”我家
先生也会笑着接上：“桌子搬出
来，小菜端上来！”一时间，家家煤
饼炉上飘散的饭菜香气，在院墙
内交织、弥漫。

暮色四合，男人们用冰凉的井
水浇透院中的石板地，降下暑气。
各家的菜肴在院中一一摆开。先
生会把我家那台彩色电视机搬到
院子中央，更添几分热闹。大家围
坐着，边吃边聊，边看电视，笑语喧
阗……馋嘴的小孩子，则偷偷溜到
邻家桌边，踮起脚，飞快“偷”一块
自家没有的好菜，塞进小嘴，油乎
乎的小手顺势往裤子上一抹。

有时，各家餐桌上会不约而同
地响起“嗦嗦”的吮吸声——那是
先生带着儿子和阿婆家的小孙子
去游泳时，顺手摸回来的战利品：
鲜掉眉毛的湖里螺蛳——绣球花
开的那些夏夜，小院里每天都有流
动的筵席，夜夜有欢畅的笑声。

星子爬上夜幕，月轮悄然升
起。洗过澡的孩子们，惬意地躺在
大人铺好的门板上，望着花丛旁一
闪一闪的萤火虫，听着大人讲的
故事，小脑瓜里天马行空。而经
了井水浸润的花丛，正散发出一
种清冽芬芳，香味竟能驱散恼人
的蚊虫，幽幽地守护着渐渐沉入
梦乡的孩子。

岁月匆匆。小院的故事，渐渐
遗落在孩子们日渐长大的身影以
及远行的足迹里了，只留下我，和
年年盛放、默默相伴的“无尽夏”。

有时，听到院门外一丝响动，
心底会悠然生出一份期
待——那是否是孩子们
带着孙辈们归
来的脚步声？

冰棒，北方人多称冰棍，
我们这里叫棒冰。一个“冰”
字，一个“棒”字，怎么排列，其
实都是同一个意思：细棒与冰
的组合。它是我有关夏日的
记忆中老少咸宜的至尊美味！

那时的棒冰可没有现在
伊利、蒙牛、和路雪等诸多品
种。基本上按原料成分，分这
么几类，一种是白糖棒冰，顾
名思义，白糖加冰，该款冰棒
制作简单，口感清凉，大热天
来上一根，能给热到昏沉的人
带来起死回生之效。第二种
叫赤豆棒冰，成分是赤豆、白
糖加冰，虽说只比前者多了几
粒赤豆，但画龙一点睛，身价
便倍增。再是叫绿豆棒冰的，
成分由赤豆改成了绿豆，那份
豆绿色在孩子眼中既悦目又
怡情还美味！最贵的叫奶油
棒冰，加入了高级感满满的牛
奶，块头比白糖、赤豆等棒冰
大一圈，从体形上就彰显出超
过侪辈的优势。

记忆中，还有一种叫“冰
砖”的冷饮，不属于冰棒一类，
不过可是当年各类冷饮中的
杠把子，像我这样的平民孩
子，连奢望的心思也不敢存。

那年头，国营单位部分自
产的冰棒和市面上出卖的相
比，质量毫不逊色。最叫人羡
慕的是，单位会将棒冰以内部
价卖给职工。记得我妈所在
的市棉纺系统也有这种季节
性福利。每到炎夏，妈妈会带
个保温瓶上班，傍晚归来，打
开瓶盖，里面齐斩斩地立着好
多棒冰，白糖的、赤豆的，偶尔
也有奶油的……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一般家庭置办不起冰
箱这样的“大件”，所以冰棒到
家，得迅速吃掉，否则化成一
滩糖水，岂不暴殄天物。于是
我妈回到家，会叫邻里孩子一
起吃。后来，这些孩子长大

后，看见我妈，还一口一个“阿
姨”，叫得那叫一个亲！

当时的城里孩子，皆为工
人子弟，父母以双职工居多。
所以说到棒冰，大家都会把

“我们厂”三字挂在口头上，好
像他爸或他妈上班的厂子是
他家开的一样。这也是那个
时代特有的一种身份自豪
感。而我则老心心念念着：

“要是能把我妈那个棉纺厂改
成冷饮厂就好了。”这想头，于
今回忆，真是孩童才会做的春
秋大梦，但我当时确实是这样
想的——夏天祛暑需要棒冰
啊，所以生产棒冰绝对有利于
国计民生!

回归现实，经常是鸣蝉聒
噪的夏日午后，走街串巷的小
贩背着或自行车后座装着一
只四方木箱，边走边用块“惊
堂木”，拍着箱子吆喝：“卖棒
冰勒，好吃的棒冰要伐？”那嗓
门似练过的，叫卖声清晰、响
亮，直往耳朵里钻。那箱子更
是神奇，打开箱盖，掀起一层
层厚厚的棉褥，下面分层躺着
整整齐齐的各类棒冰。一般
情况，暑期在家，爸妈上班去
了，由奶奶看管我。奶奶成天
在屋里诵经念佛。对老人家
而言，诵经念佛被打断也许是
件恼人的事。可我听见卖棒
冰的到来，自然又急着冲她要
零钱。后来，奶奶事先就会从
她的手帕包里拈出五分或一
毛，嘱咐：“喏，等下买棒冰的
来了，自己去买就是，别又吵
我。”于是，那叫卖声一响起，
我便如离弦之箭般冲出，不一
会儿就举着冰棒，带着“棒冰
在手，天下我有”的满足感回
来了。

儿时的夏天，很热，不过
也带有一丝清凉和香甜，那就
是棒冰的味道，袅袅绵绵，缭
绕至今……

“无尽夏”绣球花开
□董波

当当年的年的棒棒冰冰
□清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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